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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名称：十二国记

　　作者名称：小野不由美

　　本卷名称：华胥之幽梦 归山

　　华胥之幽梦-归山

　　充盈着碧色的湖畔，街市扩展开来。波澜不起的湖面映出白石造就的街市，以及耸立其后灰白色的凌云山。

　　专心攀登街道坡路的旅人越过峰顶的一瞬，群山包围的广阔的绿野，闪光的湖面，高耸出云的山峰，山脚下白色的街市，一齐呈现在眼前。

　　“真是值得一观的景象啊……”说话的男子拭去额上的汗水，转向身旁停下脚步的旅人。

　　“芝草是个漂亮的地方呢。”

　　正在从狭窄的峰顶向下眺望风景的旅人吃了一惊似的望向搭话的男子。坦然的接受投来的视线，男子微笑着。

　　“一直走在我前面，带着那样出色的骑兽却老老实实的走山道，本来以为是怪癖，那才是你特地一路走来的原因吧。”

　　是吧，男子抚摸着类似虎的骑兽，明朗的笑着。从表面看年纪大约二十出头，不仅带着高价的骑兽，穿着也不错。

　　“这么说来，你是芝草人吗？”

　　“不是。”

　　这样啊，男子点点头，又拭去额头的汗水，一直都是上坡，累得脸上也浮出珍珠般的汗水。初夏的阳光晴朗的照射着，坡顶倒有清风吹过。把散开的衣襟收好以便凉气进到袍子里，旅人深呼了一口气，自言自语的说“不错嘛”，开始向峰下走去。带骑兽的男子目送他远去，一面眺望着景色。不久他也牵起骑兽的缰绳下山了。眼下看到的白色的城镇是柳国的王都，白色的山顶上从云雾中淡淡浮现出的森林般的影子，是刘王的居所——芬华宫。

　　弯曲的街道缓缓通向山下。绿色的原野横在跟前。远望着左右远近散布的村庄，终于来到了白色的隔壁。隔壁中有白色的街路。形成街市的房屋中最简陋的也是由切割过的白色石块和泥灰砌成的。芝草周围缺乏树木，比起从远方运来木材，切取撑天支柱般的凌云山更方便些。半山腰切割山石形成的白色的城镇，看上去像是山的一部分。只有房顶用木材支撑，木材是柳中央特产的墨色，瓦也是同样浓浓的墨色。以白色和黑色为基调的整齐的街市，街上的铺路石也是白色的，其中鲜艳多彩的，是来来往往的人群。

　　他从午门进入城镇，悠闲的眺望门前的人群。路上行走的人们步调轻快，表情也很开朗。——似乎没有什么不安和问题。

　　他轻轻的皱了皱眉。

　　“不怎么好啊……”

　　“什么不好？”

　　突然被提问，他反射的回头去看。认出近处人影的瞬间，破颜而笑。

　　“在这种地方遇到了啊。”

　　“正因为是这种地方才会遇到。——好久不见呐，利广。”

　　利广不由自主的笑了。上次见面以来到底也过了三十年，的确“好久不见”。

　　“的确。风汉还是老样子，来回奔走啊。”

　　“你也一样嘛。”

　　“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前两天，风汉这么说着，指向城镇的东边。

　　“住在那边。饭食很糟糕，但是厩舍不错。”

　　“那我也住那里好了。”

　　利广在罕见拥挤的人群中向风汉说道。带着稀有的骑兽，不得不选择舍馆。细心的比较兽厩，挑选合适的住宿地，是很得花一番功夫的。

　　最初和这个人相遇是什么时候呢？怎么说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记不清在哪里见面的，也不记得相遇和分手的原因。才开始一定只觉得他是个奇怪的男人吧，分手了也不认为会再见，经过了一段时间，竟然在别的国家再会。这样一来，本人自称的风来坊之外的事情也知道了一些。怎么说那之间经过了六十年，单是“人”的话已经死了，即便不死，也应该老到认不出来了。

　　之后，在种种的场合相遇。终于也知道了他的身份，虽然没有正面确认过也可以明白，有足以和利广匹敌的时间旅行的人是有限的。

　　相遇的场所总是“这种地方”，即开始崩坏的国家的王都，或者类似的地方。利广听到了柳正处于危机中的传闻，现今刘王的治世一百二十年，国家开始倾覆。为了确认传闻来到柳国，结果又相遇了。

　　“这么说来，哪里不好了呢？”走在前边的风汉回头问道。

　　“城镇的样子……”

　　虽说国家正在倾覆中，住民的样子却很开朗，这正是国家处于危险状态的证据。利广从长年的经验得出这样的心得。人民总是开玩笑自己的国家开始毁灭了吧：哪里感到不安了，谈话的时候就笑着说王和施政的坏话。随着倾斜深刻化，人民变得不安忧郁，倾斜进一步加深，崩坏逼近的时候，突然奇怪的变得开朗起来。刹那间开始享乐，情绪浮动，脱离现实。这种病态的开朗一旦出现裂痕，国家就一口气崩坏了。

　　别的国家很难知道那时那个国家实际的情况。国家真的开始荒芜的话，他国的人也是一目了然，但国家正积蓄着崩坏的势头时，他国的人很难看到那种趋势。但是，人民是知道的，即使看不到，也能切身感觉到。因此看到人民的样子就知道了国家的状态，肯定能知道的，利广至今为止学到了这一点。危机的传言散播到了别的国家，本国王都的住人却很开朗。这正是进入危险区的征兆。

　　“在忧郁的期间，还是会想要纠正的呐。”

　　这么说着，风汉指出舍馆所在。结构很好的舍馆，白色的石壁上镶嵌着无数彩色的装饰，尽管还是白天，环绕建筑物的高墙深处传出了醉汉们的欢声。

　　“柳的情况已经那么严峻了吗？”

　　利广把行李放置在租来的房里，从背后问道。没有什么特别要做的事情而跟过来的风汉打开窗子，热闹的人群的喧闹声飘了进来。

　　“不清楚。没有听到国家特别虐待人民的传闻，也没有听说朝廷极端奢侈而开始崩坏，尽管地方官已经相当松懈了。即使在相当边远的地方也没有那种事情，传言是这样的。”

　　“只有那些？”

　　“目前是这样。”

　　是吗，利广陷坐进椅子里自言自语道。——那种事情也是有的。表面上看来没有任何问题，深处却有无数的裂痕。人民感到自己的面前出现了数不清的裂痕而感到不安，不安感化成“危机”的传闻流传，局外人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这样的情况下，崩坏一旦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

　　“意外的早啊……”

　　利广自语道。风汉嘲弄的笑着说：“不愧是奏的人，说法与众不同。一百二十年也算早吗？”

　　说的也是，利广笑着。利广是世界南方奏国的住人。奏国之主宗王治世已达六百年，只要再坚持八十年，就可以成为有史以来治世最长的国家。现在则是十二个国家中存在时间最长的，继之是仅仅晚了一百年的北东大国，雁。

　　“本来觉得柳可以保持更长时间的。”

　　“哦～”

　　现在统治柳国的是刘王助露峰。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登基的，利广也不知道。南方的奏和北方的柳处于世界的两极，不可能那么详细的知道柳的情况。即便来到这个国家，也不一定打听得到王宫内部的事情。本来的话，大多连王的名字都传不到，利广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在可以知道的立场上。

　　这个暂且不论，露峰本来并非柳的高官，也不是为了成为王往世界中央的蓬山去寻访麒麟的升山者，也不是出身于平凡的农民或商人。也就是说，没有足以被人们传说的戏剧性的登基。而且，从先王的时代到露峰登基经过了二十多年，刘麒挑选新王似乎相当费了一番功夫。普通的情况下，先麒麟死后舍身木上就会结出卵果，不到一年新的麒麟就会出生。成长到可以听取天命选择新王，就会尽快选定下一任的王，所费不过数年时间。

　　虽然旧王驾崩到新王登基所花的时间，和作为王的力量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露峰前身必定是个不起眼的角色。因此刚登基时关于露峰的风闻也没有听到多少，渐渐露峰的名声才高了起来。现在的柳是有名的法治国家。但是那样的柳正在败落中——利广只能觉得意外。

　　“虽然也觉得意外，我和利广的想法却相反。露峰刚登基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转变。以前好像是地方的县正或乡长，地方上的评价不错，却还不到为中央所知的程度——怎么看也不像什么杰出的人物啊。”

　　风汉也知道露峰的名字，看来和利广处于相似的地位。

　　“到底是雁国人，了解得详细。因为是邻居？”

　　“算是吧。刚登基时来过这里，觉得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人，一山也越不过就会垮掉的样子。”

　　一山啊，利广斟酌着。统治国家的王是没有寿命的。只要适合天意，王朝就能延续。但是，要维持王朝的延续意外的艰难。之所以会觉得“意外”，是因为天会降天命给有治理一国器量的人——即有明君资质的人，麒麟正是听取天命选择自己的主君，但是王国的寿命一般都很短。奏的六百年、雁的五百年已是破格。之后是西方大国范，氾王治世将到三百年；再其次是九十年的恭。

　　在王朝的存续过程中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节。某种——看过了六百年的王朝兴亡的利广想到，最初的关节是十年，可以过关的话王朝可以保持三十到五十年。这时到了第二个关节，此处存在一座大山。这第二个神秘的关节就是那个王的“死期”。

　　王登基后便入了神籍不老不死，三十岁登基的人，三十年以后——假如没有加入神籍生命接近尽头的时候——很危险。实际上那个时期，不管是王还是高官们，都暗自计算毫无意义的年龄，然后注意到自己已经到了即使死去也不奇怪的年岁，强烈的意识到如果没有加入神籍或仙籍，早就用尽了自己的一生。同时，自己在下界的熟人也逐渐死去。

　　实际上是不可能看见那种事情的。加入神仙籍之时，和下界的熟人的缘分也就切断了。升到云海之上后，出身地不过是国家中的一个都市。听不到相关的传闻，也不可能前去拜访。但是，还是会想象着，这个人已经故去了吧，那个人也危险了吧——一个个渐渐飘零的样子。只有自己还在不知止境的活着，花费了“一生”的岁月，终于做到的事和没有完成的事。此时，或回忆过去涌起强烈的虚无感，或遥望未来感到恐惧。入了仙籍的官吏，在这个关节突然辞职的也很多。但是，王自己想要辞职是很难的，辞职就意味着自身的死亡。即使面对冷漠的空虚和恐惧，还是不能自己降位给生命一个了结。也许正因为此，想要让天来做出决断，开始荒废国政。这算是一种消极的辞任吧，利广等人这么认为。

　　然后，过了远超过自己一生的时间之后，渐渐可以端正这种态度。越过这座山，王朝的寿命就格外的长。下一座山在三百年左右。为什么这里存在着危险的关节呢？利广并不清楚。但是，此时倒坏的王朝，大都倒坏得极为悲惨。至此为止为人称颂的明君，突然豹变成暴君，虐杀人民，使国土荒芜。

　　“越过了一山才一百二十年——怎么说刚到一半啊……”

　　一半啊，风汉笑了。

　　“原来如此，越过一山的王，多可在位三百年。但不是那样的例子也很多吧。”

　　“嗯，算是那样吧。”

　　利广“一山”期间曾来过柳国。在柳的各处漫游，那时的情况，

　　简要的说，感觉是很好的越过了一山。

　　是啊，确实越过一山，却在距三百年尚远的时候倒下的王朝很多。

　　能保持到三百年的王朝很少，但是能否存续三百年，在越过一山的时候就大抵可以看出了。即使越过了，问题却很多。怎么说也可以预测得到这些问题积攒下去产生破绽得样子。但是，柳并非如此。柳看起来在毫无问题的前进。

　　利广这么说了，风汉轻轻皱起眉头。

　　“是吗——我也那么认为。

　　但是记得有‘柳不得道’的感觉。”

　　“柳不得道？”

　　“觉得是从未见过的情况呢。虽说是一山，但其实最大的山在王朝的开始。新王登基十年前后，能否整备好朝廷的形态是最大的关卡。但是，据我所见，露峰在这一点上失败了。”

　　“最初不管哪里不能具备良好的形态的话，就不能成为长久的王朝啊。“

　　说了这话，利广看着风汉的脸，不由笑了出来。

　　“但是，罕见的，也有支离破碎得根本无从称为良好的形态，却存在了五百多年得怪物啊。”

　　风汉只是大笑，利广也轻轻笑了。

　　“但是，普通的情况没有好的开端，保持不了一百二十年的吧？”

　　“必然。但是露峰保持了。正当一山时来看，柳国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显著的是法律的整备。即使王在玉座上睡觉，国家还是会径自向前进——除此之外别无他想。”

　　“是吗……是啊。我也觉得做的很出色。那个阶段把国的基础整备到那种地步的话，应该轻易就可以保持三百年。”

　　“我觉得那种转变不太好啊。很好的进入轨道却转变而灭亡的王的例子很多。但是，相反的例子还是第一次见到。”

　　“雁那种啊。雁好像十年也保持不了的样子，一山之际，突然转变了。”利广说着，双手交握。

　　“但是如果露峰能延袭以前的形式，应该不会这种程度就倒坏。确实是没有见过的情况啊……”

　　经过了三百年的王朝，奏和雁两国。也就是说仅此而已，别的国家都很脆弱。七成的王朝都没有越过第一座山。王朝生存几十年然后死去。因此利广才看过了无数王朝的兴衰。

　　“这种倒坏的方式，怎么也看不惯啊。”风汉自语般的说道，利广微微侧头。

　　“看不惯？”

　　“确实我也不清楚柳为什么开始倾覆，不，连是否开始倾覆了也不能确定。明确的说，露峰正在再次转变。”

　　“这个时期？”

　　“这个时期。露峰越来越忽视滥行自己发布的法律的情况。岂止如此，近来，已经开始在自己筑起的坚固的城池上造出漏洞了。”

　　“漏洞？”

　　“所谓法律，要三部分共同协作才能发挥作用。单禁止做什么是不能好好的生效的。”

　　“发行禁令的时候，要有监视组织以使其诚实的被运用，否则法律就只是装饰。——还有一个是？”

　　“反面的肯定。禁止恶吏专横的法律要和奖励重用能吏的法令必须组合起来，缺少任何一方，不能成为好的法律。”

　　“原来如此啊……”

　　“估计柳这一点做得不错，但是露峰开始破坏这些。漫不经心的改变其中之一，却不理会其他。要做的事情不能始终如一，因此渐生龃龉。”

　　“很奇特哪～”

　　利广想了一下：“说不定，露峰已经不在玉座上了。……”

　　“不在了？”

　　利广颔首：“也许露峰对玉座已经厌倦了，所以把实权放出。”

　　“大致是不可能的吧。”

　　风汉站起来，走到窗边。初夏的阳光开始倾斜，从路上传来的喧哗声更热闹了。抛开了束缚似的扬起的醉汉的声音，慌乱了调子的乐器般的娇声，仿佛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宴会中了。

　　“露峰做成的体制是强固的，所以即使那家伙放出实权，也能维持到现在。国家真正开始荒芜是从此时起，或许正是露峰使之荒芜的。荒芜到失去天意的程度。”

　　利广皱起了眉。

　　“那是什么意思？”

　　“柳的虚海沿岸已经出现了妖魔的样子。”

　　利广吃了一惊。那差不多意味着王朝的崩坏已经到了末期，虽然还没崩坏到利广等局外者能明朗看到的程度。

　　“少雪的地方降下大雪，天气已经狂乱了。政治荒废之前，国家先开始了荒废。普通是相反的。”

　　“表面上看不出来，已经到那种地步了吗？”

　　“是啊。雁也在国境布置警备了。”

　　看着一副在说别人的事的样子的风汉，利广点点头。

　　“怎么说柳余下的寿命不多了啊。”利广自语道。——王朝如此脆弱。

　　窗外传来刺耳的喧哗声。他们的脚下正产生深刻的裂痕。不知何时，筵席之下地狱的盖子将打开，谁也制止不了。——王若失道麒麟就会生病，麒麟生病的话不管是哪个王都能知道自己已经失道了。如果王改正自己的行为，麒麟就能痊愈，国家也会恢复。尽管如此，利广几乎没有见过这样的例子。注意到自己的衰落的王是有过的，但是，从此悔改，使国家走上正道的成功例子极端稀少。国家一旦开始倾覆就止不住，王的悲壮的努力等等都没有用。

　　正陷入沉思中，怎么了，风汉从窗边回头问道。“虽然和预想的不同，至于如此失落吗？”

　　“和我的预想不一样倒没什么……”利广叹了口气。

　　“的确，有点失落啊。本来像是要成为大王朝的。”

　　柳拥有使人那么想的光辉。但是，——至少对利广来说——仅仅一百二十年的时间它就要沉没了。

　　“那样的王朝也会突然消亡啊。”

　　“现在还说这个？奏国的您。消亡的例子看都看烦了吧。”利广失笑了。

　　“正因为是奏国人才会这么想啊。也许风汉不清楚。——明明还年幼。”

　　风汉意外似的轻轻扬眉。

　　“因为奏是十二国中存在最长的啊。”

　　那个原因啊，风汉苦笑着，看向窗外。“是那个原因啊。——雁国人不会明白这种苦衷。即使少，之间也有多活了一百年的实例在。”

　　“每有王朝消失都会这么想，真正的，不死的王朝是没有的吧。”

　　也许，奏和雁都不会例外。

　　“想到这点，就屏住了呼吸。没有不死的王朝，我是知道的。不会有永远的王朝这类东西。因为没有不死的王朝，所以必然有一天奏会灭亡。”

　　风汉看着窗外说：“没有永远的东西吧。”

　　是啊，利广笑笑。

　　“是那么说没错，什么都是。虽然明白，我还是不能想象奏的终结。”

　　“当然。没有能想出自己死相的家伙。”

　　“是吗？我倒是可以想出自己的死期呢。被卷入无聊的小争斗丢了命，四处放浪被妖魔吃掉之类。”

　　风汉笑着回过头：“可以想象出可能性的事情和可以想象的事情是不同的吧。”

　　“啊，可能是吧。”利广说完，陷入小小的沉思。

　　“但是——还是不行啊。放开可能性，还是想不出来。”

　　对利广来说，很难想象宗王误入歧途的情景。臣下谋反是宗王所不能控制的，想象起这个脑中浮现出各位大臣的脸。可是宗王的百官诸侯，哪个都像是跟谋反无缘的样子。

　　“不过要是雁的话倒想象得出。”利广自语道，风汉露出有趣的表情。

　　“哦～？”

　　利广笑道：“可以确信的想出来。——从延王的气性来看，不可能误入歧途。虽然本人不一定知道正道，前边清楚的有铺好的路，不可能不留神走错路吧。即使某处有恶党作乱，延王也不是老实的让人讨伐的人。雁国的沉没，必定是延王有了那个念头。”

　　“原来如此……”

　　“而且毫无原因的这么做，绝对是。没有什么理由，某天突然想，那样也不错啊。但是以那个执拗，即断即决也是不可能的。——是啊，大概会打赌。”

　　风汉露出怪讶的表情。

　　“打赌是怎么回事？”

　　“就是字面的意思。以天为对手打一场赌。比如任性的赌和不常见面的人遇上一百次。命不好没有遇到的话就是天的胜利。遇到的话天就输了。”

　　是这么回事啊，风汉扬声笑了出来。

　　“要干的话就会做到底。也许雁就什么都不剩了，不管是官是民还是台辅，也不管是王宫还是都市。雁就干净痛快地变成荒地了。”

　　“杀了麒麟王的寿命就尽了吧？”

　　“不会立刻就死的。杀了台辅，然后和天竞争，看天做出决断和延王把雁变成荒地谁更快些。那个人肯定喜欢那么干。”

　　“那么，哪一方会快一些呢？”

　　“做的话就要做完啊。……那么，突然后悔了，留下少许村庄，然后自嘲的死去怎么样？”

　　不错，风汉笑道。

　　“我也不是想不出奏的结局.”

　　“诶～”

　　“风来坊的太子厌倦了尘世的羁绊，讨伐宗王。”

　　利广愣了一下，失笑出来。

　　“不好，觉得是可能的事情了。”

　　风汉大大的笑了，看向窗外。

　　“……想象范畴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虽然是那么说——利广也看向夜幕初降的芝草天空。

　　“那种事情，大概是可以回避的。”

　　也许吧，简单的回答后利广闭上嘴。夜色浮起的房间里渗入喧哗声。

　　所谓想象范畴的事情，是大多数王朝发生过的事情。那种情况就溃败的话，不可能存活到破格的程度，可能有的危机都越过了。所以多余的看不到前景。

　　——为什么王朝为死亡呢？利广考虑到。得到天意登基的王为什么会失道呢？王真的没有注意到自己走错了路吗？没有注意到的话，最初会知道正道吗？那样的人会得到天意吗？有一瞬间明知错了，还是走入歧途。

　　从过去的事例来看可以知道是什么时候走入错路。但是，如同想不出自己的死期，也很难想象走入错路时的心情。那个为什么会发生，怎样才能阻止呢？

　　正文二

　　正想着，突然风汉发出明朗的声音，说：“你要在芝草待一段时间吗？”

　　“是那么打算。但也不一定。”

　　不是单纯的传闻，柳真的危险了，利广必须通知这个消息。

　　“但是怎么也要待两三天吧，想自己确认一下。风汉呢？”

　　“我明天出发。本不过是从雁边境到芝草的小小巡游。”

　　“还是一样随意的活着啊。”

　　“可不想被你这么说。”

　　我和风汉的立场不同。——利广想这么揶揄他，还是忍住了。同为怪癖的风来坊，在不知何时的正式会面之前，就这样子也不错。之前虽然在世界各地奇遇的相会，却没有什么必须相会的时候。以后也会如此吧。

　　“那么，把巡游的事说给我听吧。晚饭奢侈些也可以。”

　　利广笑着说。就着正如风汉所说的难吃的饭菜喝酒，过了半夜才结束。在楼梯前左右分开，风汉走上楼去。利广没想过送风汉出发，明天就睡到中午吧。奏和雁走运的话，不知何时又会见面了。

　　“总之，我先说了‘路上小心’哦。”

　　利广说着走向房间。背后传来风汉的声音：“对了，告诉你一件好玩的事情。”

　　利广回过头，风汉凭着栏杆，笑着。

　　“我棋艺很差。但偶尔也会赢。赢了就一定偷一个棋子。已经收集了八十多个了吧。”

　　利广站直身体。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确实数到八十三来着。然后就糊涂了。”利广不由笑出来。

　　“现在怎样了？”

　　“谁知道呢。没人收拾的话，还在卧室的某处吧。”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两百年前吧。”

　　风汉笑着回答，转身继续往房间走去。“那么”，越过肩头，利广悠闲的笑着回答，“去死吧。”

　　南方大国奏，首都隆洽。隆洽山顶是广阔的清汉宫——筑起六百年大王朝的宗王的居宫。

　　王宫通常以王的居所正寝为中心，但是奏国的这个中心却有些偏，奏的中心是后宫的典章殿，即位至今六百年没有改变过。

　　清汉宫看起来不像是建在山顶，而像是浮在云海之上的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的。大部分建筑从岛上向澄澈的海面延伸，其间以无数的桥相连。把正寝自身视为一个岛的话，后宫也可算作一个岛；从正寝渡桥，经过楼门，穿过眼前的小峰半腰的隧道，稍稍登上山峰内侧的石阶，高台之上就是后宫的正殿，典章殿。从典章殿眺望，小小的海湾一览无余。海湾周围的断崖架设着左右延向空中的阁道，通向后宫更深处的北宫和东宫。

　　透明而风平浪静的云海上出现骑兽的身姿是夜幕初降之时。影子般的骑兽浴着半月的光辉，横越海湾直奔典章殿。紧贴崖壁曲折前进，飞越海面上的露台，降落在里窗外狭小的岩场上。

　　窗内点着灯。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宽阔的堂内。大圆桌占据了屋子中央，可能是刚刚用完餐，桌上堆放着大大小小的食器，五个捧着茶杯的身影围坐在桌子周围。

　　“——和往常一样，大家都聚在一起啊。”

　　利广边笑边从窗子进入，圆桌边的人们一齐看过来，完全的受了惊一般发出无意识的叹声。年长的女子缓缓停下手，深深的叹气：“……你这个孩子，完全没有记住哪里才是出入口的意思啊。”

　　她是宗后妃明嬉。本来王后应该住在北宫，而现在这位王后不但不在后宫，还把高级襦裙的袖子卷起，剥着堆成小山的桃子皮，这恐怕是奏以外不能见到的景象吧。

　　“还有，说过不要骑着骑兽在王宫兜风的吧？要说多少次你才肯记住呢，我的放荡儿？”

　　“刚记住就忘了，怎么说也是老人了嘛。”

　　利广傻呵呵的笑着。明嬉又叹了回气，轻轻的摇头。

　　“呆脑袋终于想起家来了吗。这次跑到哪里去了？”

　　“啊”，利广笑着坐在圆桌边唯一的空座上。“这里那里。”

　　“就是又兜了一圈啊。真是的，被你气到说不出话来。”

　　“那么现在母亲口中的是什么？”

　　“这叫做责备，好好的给我记住啊。”

　　“能不能记住呢～”

　　“母亲”，发出更重叹息声的是利广的兄长——英清君利达。

　　“请把傻瓜放在一边不要管他，那么照顾他会得意忘形的。”

　　“真过分啊。”

　　利广的妹妹文姬——称号文公主——在一旁窃笑：“哥哥是想听母亲的责备才回来的呢。因为是被宠坏的孩子。”

　　“喂、喂——”

　　“因为哥哥现在很高兴的样子嘛，每次都是这样。要不要照照镜子看？”

　　“是那样吗”，利广抚着脸，金发的女子柔和的微笑着：“无论如何，贵体无恙就好。欢迎回来。”

　　这位是宗麟昭彰。利广夸张的颔首应答：“只有昭彰担心我的身体啊。”

　　“因为昭彰是麒麟。”

　　文姬说道，利达也点头赞同：“麒麟是慈悲的生物啊。“

　　“昭彰连世界第一的恶党也要担心哪。”

　　明嬉也接口说道。利广苦笑着紧抵椅背。

　　“那么”，稳健的开口催促利广的是一家之主，宗王先新，他停止收拾小桌上的食器，斟上一杯茶放在儿子跟前。恐怕这也是奏以外不能见到的光景。

　　“怎么样呢，这里那里？”

　　“……柳感觉很糟。”

　　当的一声，先新放下茶杯。

　　“柳——”

　　利达皱起眉放下笔，把书信放在一边。

　　“还是吗。……持续一段时间了啊。”

　　“确定吗？”

　　利广颔首回应先新的疑问。

　　“恐怕是。就我所见是确实的。柳的虚海沿岸似乎出现了妖魔。虽然是在面向戴的一方，因而人们都猜测是从戴过来的，不是失去了天意，不可能接近岸边吧。雁也编成警备派往与柳交界。”

　　嗯，利达轻声说：“那位智者动用了夏官的话应该不会有错。”

　　文姬叹息道：“延王也很麻烦吧。戴国不稳妖魔徘徊，近邻的庆也经常不安定。连柳也……”

　　“巧也是。相当数量的荒民渡过青海流入雁。”

　　“巧怎样了？”

　　“还是一样糟糕。从赤海到青海航路完全封闭了，妖魔多到连巽海门也不能通过。到底塙王做了什么，白雉落下还没有多长时间，就有那么多妖魔徘徊。”

　　“承蒙照顾”，利达恨恨的望向搁在一边的书信。

　　“到我们这里来的荒民也多到了目眩的程度。你，不能暂时克制私心，指挥荒民救济的事情吗？”

　　“文姬不是更适合吗？”

　　“我有保翠院的事情。”

　　奏全土有为荒民、浮民而设的救济设施，那就是保翠院。文姬很久以来担任保翠院的首长大翠一职。

　　举国兴办未曾有过的事业之际，必然以家内的一员为首长。比起让单纯的官吏担任首长，即使只有名号，以太子或公主为首长成立的组织里官员更勤奋，更能令百姓安心信赖。

　　即使知道文姬只是当上大翠，做名义上的首长，百姓也觉得这项事业得到了王直接的关注，以公主为首正是决意的表现。虽然因此得到了信赖，但实际上不是得到了王的关注这回事，文姬做大翠就等同于王直接指挥。形式上，文姬听取官吏的意见上奏先新，先新下达处断；其实文姬不需先新的指示，文姬自有如山的盖过御玺的白纸。——顺便一提，一家人可以用同一笔迹书写，这正是六百年间磨练出来的特技。

　　“保翠院就有处理不完的事情。”

　　利达叹息的说道，“荒民连家当也来不及拿逃过来，越过国境已经筋疲力尽了。担心国家的情况，想等国家一安定就回去，因而不想离开国境。虽然聚起的荒民在高岫山近旁形成了集落，但是，相当于被弃置不顾了。”

　　“保翠院发出邀请的话……”

　　“正在做。但是总有些来不及。”

　　明嬉也点头同意文姬的话。

　　“总之必须先把荒民以客人的身份组织起来，最低限也要将集落整治成村镇的体裁。”

　　“现在只有你没有担着重任，老实帮忙吧。”听了利达的话，利广呼了口气。

　　“……好像不能拒绝呢。”

　　“敢发牢骚就把你踢出去。拜托你了。”

　　“我出手的话，国库就如流水般使用了。”

　　“那种事不用说也知道。”

　　“物资的筹措和输送？”

　　“姑且做好连县城的义仓都被淘空的打算。”

　　“那么，试试看吧。”

　　“草案也好，尽快拿出方针来。”

　　“……明白了。”

　　唉，先新松了口气。

　　“延王一个人做这些事吗，实话说不得不服气啊。”

　　“雁的官吏里能人多，机动力也高。”利达说着，皱起眉。

　　“——这方面，我们的官吏总是很悠闲啊。”

　　明嬉苦笑着，一圈人发出夹杂着叹息的笑声。

　　“嗯”，先新笑着，“我们有我们的作风。——其它地方情况如何？”

　　利广耸耸肩：“戴的情况也不好。虚海边上妖魔很多，想靠近去看看都不行。”

　　文姬侧着头：“但是白雉没有落下，即是说泰王没有发生意外不是吗。”

　　“不很清楚。综合各处的消息来看，是立了伪王的样子。”

　　“泰王还健在的情况下？”

　　“是很奇怪，也没听说泰麒失道。泰王没有驾崩，泰麒没有失道，因此只能认为是内乱，仅仅内乱就使妖魔如此跋扈也是很奇怪的事情啊。”

　　“……很相像。”说话的是昭彰。

　　“相像？”

　　“是，和巧国。塙麟失道，接着塙王驾崩，虽然不是稀奇的事情，但是不记得有过这么短的时间内荒废到那种程度的例子。”

　　“确实”，明嬉把剥皮切好的桃子分盛在人数份的碟子里。

　　“不是妖魔那边出了什么事情就好啊。”

　　“妖魔那边？”

　　“已经是很奇怪的事情了嘛。戴和巧奇怪呢，还是出没在那里的妖魔奇怪呢，不仔细确认可不行啊。”

　　“不行啊，母亲。”利达反对道，恼怒的看着利广，“说了那种话，某人就会想去调查了。——利广，你又心神不定吧？”

　　“接了个大任务，可不能总心神不宁啊。”

　　“不要忘了这些话啊。”

　　利广苦笑自己没信用，先新问：“还有一个危难中的国家吧，芳的情况如何？”

　　“那边没有特别的异常，正在迅速沉静下来，似乎已经稳定住了。那个假朝很有出色之处呢。”

　　“其他的呢？”

　　“别的大概没什么问题。舜还不是很安定，但新王登基刚四十年，情有可原。虽然不知进展如何了，感觉上是在向着稳定的方向前进。范正当重要关头，感觉也正安稳的进行。”

　　“庆怎样了？稳定下来了吗？”

　　啊，利广笑了：“是啊，庆。那边的情形变得有趣了。”

　　“哦？”

　　文姬侧着头，“是位女王吧？”

　　“是啊。——嗯，虽然庆国和女王不是很合，这次说不定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近来颁布初勅，废除伏礼。”

　　哎，在场的众人都睁大了眼，明嬉愣住了。

　　“废除伏礼——之后怎么办呢？”

　　“难道全员只行跪礼，像麒麟一样？”

　　利广向这么说的文姬点点头，“似乎如此。”

　　“可是废除伏礼的原因是什么？”

　　“虽然觉不出有什么实用，但是怎么说——可以感觉到女王的意气。对百姓说不要叩拜的王还是第一个呢。”

　　“这么说也是啊。”

　　“做出初勅之前，庆中部发生动乱，景王亲自出马平定了叛乱。”

　　哦，文姬捧住腮。

　　“朝廷长期为X纵朝政的大臣束缚，官吏的整理都无法进行。对景王来说是少见的有行动力呢。”

　　“哎……”

　　“初勅以来，改革也在进行中，以勅令决然的把有关半兽、海客的规定制度都废除了。听说禁军左军将军就是半兽。”

　　“哎呀，了不起。”

　　“是不是应该说总算如此了呢。”

　　“景王发布勅令做这件事，很了不起吧？庆国本来一点没有那种气势的。”

　　“确实，如今的庆很有气势哪。不错。”

　　利广微笑着。庆的各处还残留着对强势的王的不信任感。但是，越是靠近王都的地方，百姓的脸上就越有生气，证明希望正从王膝下散播开去。饱经动乱的国家，像岩石一样固执的臣下，起码感受到了改变一切的气势。也许庆可以以很好的形态越过最初的十年。

　　利达松了口气。

　　“难得庆安定下来，不然到处都在骚动，睡觉都不安稳。我们也该去庆见习，向好的方向改进啊。”

　　“这是在暗示我吗？”

　　“要是听取本人的申请，就像个傻瓜了。”

　　利广苦笑着称是。围坐在桌子周围的人沉默下来，陷入了各自的思索中。

　　打破沉默的是先新。

　　“实际看来，柳有多少可能保得住呢？”

　　利广稍稍思考了一下，“不清楚，虽然一旦开始很快就会见分晓。妖魔出没，相当的违背了天意哪。说不定近期台辅就会失道。”

　　“柳的荒民和我们就没什么关系了，要依赖也是雁和恭吧。”

　　“雁好像已经把握局势的样子，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戴、庆、巧的荒民也要负责啊。虽然庆已经在重振中，援助还是必要的。戴已经完全不行了，再加上巧北方的难民，穿越妖魔跋扈的土地逃到奏来几乎不可能，雁是他们必然的选择。但是，接受巧的难民，柳也荒废了，雁的负担很重啊。出手援助的话又很失礼。”

　　“这样如何呢，”利广笑道：“尽可能引入巧的荒民。现在荒民甚至流入庆国，但庆国还没有支持他们的力量。”

　　嗯，先新沉吟道：“问题是怎样吸引巧民来奏呢？”

　　“出船可以吧？”利达一边飞笔在纸上记下心得，一边举手说道。

　　“从赤海到青海好像比较困难，暂时尽可能增加赤海沿岸港口的船只，然后巧北方虚海沿岸派出荒民专用的船只的话……”

　　“虚海沿岸好像没有像样的港口啊？”

　　先新询问似的看向利广，利广点点头：“能容纳大型船只的港口有两个，渔港大小有那么一些。”

　　“那么就用小型船只吧，渔港也能进入了。大型船只要凑齐必须临时建造，时间上来不及。渔船虽然承载的人数少，可以组成船团，增加船只数量。”

　　“嗯，还有这么一招啊。”明嬉表示赞同。

　　“就那么做吧。慌慌张张的建造大型船只，就算能派上用场也没有可使用的途径，小型船还可以卖给渔民。把巧北方虚海沿岸的难民引入奏，可以相当减少庆的负担嘛。”

　　“是啊。——恭怎么样？”利达抬头看向利广。

　　“回来的时候经过恭，告诉他们要做好准备。”

　　“恭的物资如何？”

　　“因为芳已经相当稳定，援助芳的义仓当前可以挪用来救济柳的荒民。但是怎么说芳也需要物资支援，长此以往也是很严峻的问题。”

　　文姬叹声道：“要负担芳和柳两个呢。特别是芳，地理上也要依赖恭。恭和近邻的范有国交吗？”

　　“我认为没有。”

　　“那么，我们也帮帮恭的忙，起码确保芳的食粮供应吧。”

　　“那可不行啊，文姬。”

　　明嬉轻笑道。“考虑一下运送的手续和花销看，与其我们援助，用恭的国库援助岂不更便捷。巧的荒民流入，我们也要开义仓，再为恭搜购粮食的话粮食的价格就不得了了。”

　　“那个……确实如此。”

　　“不如忠告供王监视谷物的价格，还有木材，北方木材出产以恭、芳、柳为主，其中两国倾覆了，价格一定会暴涨。把这边的谷物和木材降价运往北方吧。”

　　“但是——”先新打断文姬的话。

　　“母亲说的对。赠送物品并不好，会挫伤独立不羁的心。荒民最重要的是耐心和希望，我们正是为了这一点援助他们。”

　　“……啊，是。”

　　正文三

　　“伸出援手是必要的，但是他人可以自立时一定要放手。援助恭也可以，我赞成支援他们的国库帮助救济难民。但是必须是恭施以救济，有邻国的帮助，柳的百姓也可以安心一些，感受到恩义。虽然和奏救助是一样的，但是恭的话因为是邻居，可以报答恩义，奏给予的恩义却不能报答。无需回报的恩义如同上天施与的，习惯于此的难民会损伤最重要的东西。”

　　微笑着看看点头称是的文姬，先新回头对利广说：“你也一样。为了巧的百姓花光国库没关系，不要给得过头了。”

　　“记住了。”先新点点头，叹了口气。

　　“嗯，你从各方带回消息帮了忙啊。”

　　“不能夸他，父亲。”

　　利达啧啧道，“利广得有一点自觉。”

　　“不用唠叨那么多次，我也会接下关于荒民的任务。”

　　“说得好，约定下了哦。总是糊里糊涂的很过分啊。”

　　“知道了。”

　　“接下来，”

　　利达瞪住利广，“快去把骑兽放回厩里，想让它在外边待多久？”

　　向缩着头的利广微微笑笑，昭彰站起身。

　　“我去。”

　　“慢着，昭彰。”

　　明嬉制止住昭彰。

　　“拿出来的东西要收拾好，这一点都做不到可不行，怎么说都不是小孩子了。”

　　大家一起笑出来。

　　“的确如此哪。”

　　“是啊，哥哥，老老实实作个大人吧。”

　　“六百多岁的小孩子没什么可神气的。”

　　利广自己也笑着，是是，站起身。

　　这里一点都没变——利广一边从窗子钻到外边的岩场一边想。住所没变，面孔也没变，什么时候窗子里都亮着灯，开朗的人们和乐的聚在一起。

　　旅行归来看到这样的景象心底就安稳下来。还没有厌倦这种安逸是幸还是不幸呢。不，或许利广如此频繁奔出王宫，明知危险在诸国放浪，就是因为已经厌倦了。这么说来，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没有想着回来，念头里只有前方，奏和清汉宫，以及住在那里的家人都在意识之外了。也许利广自身都没有意识到的心的深处，在想着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是，即使那样，结果不管什么时候利广都会回到这里。

　　看着他国感到寒心，国家脆弱，百姓如履薄冰。十分明白不死的王朝是没有的。——但是这里没有问题，至少大家相互支持就好。

　　利广回头望向窗内。

　　——也许，自己正是为了确定这一点回来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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